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柴宏博，冯 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

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

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

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

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

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

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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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居民日常生活

也愈发多元化。家庭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居

民的居住和生活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家庭对

个体行为空间存在重要影响，家庭情况(如家庭规模、

结构及收入等)构成个体行为空间的重要背景，并影

响每个成员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家庭成员

之间的行为同样具有相互影响、关联及互动的关系，

比如在某些决策上的矛盾和协商(negotiation)。随着

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的家庭类型更加多元

化，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生育意愿的降低、家内角

色的调整等均影响到家内成员的生活方式。在多元

化家庭背景影响下，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个体与家

以外其他人的关系、个体对城市空间的利用都发生了

变化，个体生命历程和行为空间更加复杂化，个体间

行为空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从家庭的视角出发，分析

居民行为空间，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个体间行为差异，

并分析其行为机制。而郊区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空间高度异质化、复杂化的特

点，往往意味着对个体行为更强的制约，而在这种制

约下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过程也更为紧密。因

此，以家庭为单位分析郊区居民的行为空间更为必要。

目前，从家庭视角出发的时空行为研究主要包

括以下几类：一是分析家庭内部责任分工对个体决

策和时间利用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家庭责任假

说，认为由于家庭分工和照料责任的不同，女性比

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固定性制约，家庭照料责任直接

影响到就业决策(Johnston-Anumonwo, 1992)，其中

对全职就业的女性影响最大，直接制约了其潜在活

动机会和可达性范围，甚至需要牺牲工作活动时间

来进行家务劳动(Kwan, 1999a, 1999b)。二是基于

活动移动行为，分析家庭角色对个体移动性影响的

性别差异。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直接制约其移动性(Kwan, 2000; Schwanen, 2007)，

女性会有更多的非工作出行(多为家务出行)和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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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交通方式也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开车出

行的频率较低 (Hanson et al, 1980, 1981; Kwan,

2000; Crane, 2007; Hanson, 2010)。相较于男性，女

性通常在家庭汽车支配权分配中处于劣势，移动性

更低(Scheiner, 2012)。三是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对

家庭内分工的影响。如对于当前占主流的核心家

庭，往往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女性

承担了更多购物、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等家庭责任，

直接制约其日常活动 (Zuo et al, 2001; 张文佳等,

2008)。特别是有未成年孩子(尤其是哺育期的儿

童)的家庭和未成年孩子较多的家庭中，孩子增加

会使得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更多地选择向家庭

倾斜(Schwanen et al, 2014)。相对于核心家庭，扩展

家庭中老年人的加入有助于减少女性在家庭中受

到的制约，而钟点工、保姆等社会照料服务的加入

也有助于平衡家庭分工(Logan et al, 1998; Logan et

al, 1999; Chen, 2005; Feng et al, 2013)。此外，还有

关于家庭内部成员相互作用机制(比如可能产生的

冲突或者活动上的联合)、家庭内不同成员的行为

差异等主题(Dijst et al, 2000; Lee et al, 2007; Ren et

al, 2009; Lee et al, 2011)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家

庭内决策、家庭结构及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

影响。

个体的长期行为与短期行为在时间上是互相

联系、互相作用的(Hägerstrand, 1970, 1982; 塔娜等,

2016)，家庭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柴彦威

等(2013)将生命历程方法理论融入长期空间行为分

析中，有助于理解日常行为模式的变化过程。生命

历程理论用轨迹、转折点、持续期等概念来描述社

会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发展，强调生命事件对于个人

的影响程度(王宇凡等, 2013)。其中转折点是个体

生命事件发生变化的时间和方向(刘望保, 2015)，针

对家庭中作为转折点的重要生命事件的分析不仅

可描述该事件前后 2种状态的变化方向，还可以将

事件状态的变化与社会环境、个体基本特征及其他

重要事件的变化动态地关联起来。本文主要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分析3对家庭重

要生命事件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展现郊区居民

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丰富对郊区居民

行为空间的理解。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深度访谈、话语分

析及叙事分析等方法，试图从长时间尺度关注郊区

居民日常活动状态的转折过程、特定事件发生与家

庭结构变化对个体日常活动的塑造，通过这种基于

时序的、动态的组织方式，形成对个体移动性和时

间利用的深入理解。

本文的受访对象包括8例居住在北京市五环至

六环之间地区、且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拥有北京户

口的家庭(表1)，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法，

访谈对象包括所有已成年的家庭成员，数据采集于

2015年 12月-2016年 3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表1 调查样本基础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家庭人数

5

3

3

3

4

2

2

3

家庭结构

扩展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扩展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年龄

男家长37岁

女家长35岁

男家长46岁

女家长46岁

男家长43岁

女家长43岁

男家长40岁

女家长34岁

男家长35岁

女家长35岁

男家长34岁

女家长34岁

男家长31岁

女家长31岁

男家长30岁

女家长31岁

住房情况

自购房

自购房

自购房

2套住房

自购房

自购房

自购房

租房

自购房

家庭基本情况

双方均有就业，与男方父母同住，育

有一子(2岁)

男方有就业，育有一女(16岁，高中在

读)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18岁，大学

在读)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7岁，小学在

读)

双方均有就业，与女方母亲同住，育

有一字(11岁，小学在读)

双方均有就业

双方均有就业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女(7岁，小学在

读)，多与父母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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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基础信息、生命史与职业史，家

庭的迁居信息，居住社区及周边社会空间信息，并

且请家内成员回溯了自己每一个重大生命事件发

生前后惯常的活动数据，或者利用个体日记来获取

其某一阶段典型一天的活动日志，刻画并分析其日

常生活的变化。

不同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其他家庭类型特

征共同影响到家庭决策、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直

接影响家庭内成员的决策偏好和行为模式，特别是

迁居等重要决策，直接关系到家庭内每一个成员在

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

型家庭在不同生命阶段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及其差

异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正逐步由传

统式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但老年人加入并照料第

三代的扩展家庭仍是当下众多家庭寻求工作与家

庭平衡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分别选取了扩展家

庭、已婚有子女家庭以及已婚无子女三类家庭的典

型样本进行分析。在扩展家庭中，考虑到 5号家庭

中女方母亲迁入原因是配偶去世无人照料，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因此选择 1号作为扩展家庭的典型样

本。在核心家庭中，8号家庭由于女儿读书问题，多

与父母合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相较于3、4、5、7

号家庭，2号和 6号家庭回溯的惯常活动数据更为

详细，因此选择二者分别作为已婚有子女家庭及已

婚无子女家庭的典型样本。并将 1号家庭、2号家

庭、6号家庭重新编号为 1、2、3号样本。一个家庭

中重要的生命事件可分为迁居就业等带来的职住

变化、经济条件改变、家庭成员社会角色的转变及

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几个方面，下文也将从这几方面

进行分析，以探究家庭重要生命事件对个体行为空

间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家庭的职住空间互动

家庭和单位是居民时空间路径中的2个重要停

留点，除工作和家务外，居民其余大部分活动也都

是围绕着这 2个停留点展开。因此，居住空间和工

作空间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构成，其在家庭

生命历程中的变化过程及互动，也反映了居民行为

空间的变化过程。通过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

可把握人的一生中不同生命事件的关联关系，分析

迁居机制、行为的时空间制约等居民行为空间的变

迁机制与过程。其中在时空间制约方面，不同长期

行为的制约因素有较大的差异，且与短期行为明显

不同。就迁居行为而言，能力制约、组合制约、权威

制约都有较大影响。

3个样本家庭的行为空间变化分别经历了3种

不同的历程(图 1)：工作地不变，居住地变化(1、2号

家庭)；居住地不变，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男家长)；

居住地随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女家长)。

当工作空间固定，居住空间不稳定时，出于通

勤成本的考量，个体会自发地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

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住空间，迁居行为受到收入等

能力制约和单位制度、住房歧视、户口等组成的权

威制约。以 1号家庭为例，男女家长均属于工作地

不变，居住空间围绕工作地变化。早年，男家长的

居住空间并不稳定，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而改变，

图1 3个样本家庭中男女家长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变化

Fig.1 Changes in living space and working space of the couples in three sample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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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迁居行为决策受到个人收入的制约。但当居住

空间较为固定(特别是购房后)时，工作地点改变带

来的通勤成本远小于改变住房的成本。因此这种

市场机制导向下的工作空间变动，一般并不会影响

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只会带来其日常行为模式的调

整。比如 3号家庭中男家长，在购买第一套住房后

经历了2次工作变动，但由于通勤成本较小，以选择

改变通勤方式适应变化，日常活动依旧围绕居住空

间展开。

当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都不固定时，未婚个体

会自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

住空间，居住空间跟随工作空间变化。这种职住相

依型是制度和市场作用下最普遍、最经济的空间组

合模式。3号家庭的女家长未婚时出于通勤成本的

考量，其迁居决策既受到收入和日常行为连续性需

求的能力制约，也受到工作单位时间制度等组成的

权威制约。但婚后再选择住房时，整个家庭的迁居

决策更多地受家庭关系、代际照顾、生活必须的住

房设施等构成的因素组合制约。如1号家庭生育后

的迁居决策，是考量了夫妻二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

安排、迁入小区能否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未来

教育子女的需求以及房屋面积能否满足整个家庭

等问题后作出的选择。

总之，不同的制约影响了家庭的迁居行为和行

为空间变化。在迁居行为中，权威制约的影响最为

显著，而由于空间演变、社会变迁、技术进步、个体

成长，制约本身也会发生改变，需要加入历史年代、

年龄等因素。

3.2 迁居行为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3.2.1 家庭迁居决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城市住房和居住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

同样也是一个家庭根据家庭结构变化和收入作出

的重要生命决策的结果。家庭迁居决策往往是家

庭内成员之间协商妥协的结果，而整个家庭选择了

居住地点后，相当于选择了居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

要面临的地理背景因素，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成员潜

在的活动参与和出行。个体选择交通方式、出行路

线以及是否进行其他非工作活动都直接受到这个

地理背景的制约。

以 1号家庭为例，该家庭的迁居决策受到家庭

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家庭迁居决策导致居住空间的

改变，使得该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模式发生

更大的改变。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 2次迁居(图 2a)

发生在 1号家庭男女家长相识一年后，两人开始同

居，合租地点选择为接近女家长工作单位的社区。

此时该样本的通勤距离较之前有所增加，通勤方式

仍然保持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相结合。但下班后家

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以家庭为中

心的就近活动，比如饭后外出散步或运动。非工作

日活动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从时间上看，早晨

基本以家内事务为主，中午会有少量外出就餐，下

午主要是家附近的休闲和购物，晚上几乎没有家外

非工作活动。如果有远距离非工作活动，时间安排

上会相应调整。

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5次迁居发生在该家庭女

家长怀孕后。由于女家长需要照料，男家长的母亲

也来到北京，家庭结构改变、家庭人口增加和旧居

空间较小的矛盾促使1号家庭的夫妇二人决定购买

新居。而新居的位置则综合考虑了房屋面积与价

格、女家长工作地点的变动、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及

周边教育、医疗设施情况，最终选择为距离女家长

工作地较近的社区。正式迁入新居后，1号家庭的

家庭结构也由原来的核心家庭变为扩展型家庭。

家庭结构和居住空间的改变同时影响了该样本日

图2 迁居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relocation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a male household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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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动空间的变化(图 2b-2c)。由于通勤距离明显

增加，男家长由职住接近型变为长距离通勤型，每

日通勤的总时间接近 3 小时，通勤方式以地铁为

主。早晨较早出门，工作时间比较长，整个白天几

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晚上回家较晚，回家后的外出

活动较少。上午的非工作活动主要多发生在上班

路上，以单位附近短时间的就餐活动为主；中午的

非工作活动最多，以工作地附近的外出就餐为主，

也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的非工作活动主要集中在

晚饭或晚饭后，以远距离休闲和家附近的就餐活动

为主，工作日的购物活动很少。而休息日，基本以

在家附近活动为主，偶尔会有半天左右的外出活动

到城市中心或者远郊区，以休闲和购物活动为主。

3.2.2 职住关系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的影响

迁居行为作为重要的居住行为之一，通过改变

家庭的居住空间影响家内个体的职住关系。城市

职住空间直接关系到家庭获得设施与服务的可达

性，职住关系的变化带来地理背景的改变，制约家

内成员从事不同日常活动或组合的机会。1号和 3

号家庭中男家长几次惯常活动模式的调整，均与个

体职住空间的变化有关。

1 号家庭中的男家长(图 3a-3b)在第 1 次迁居

前，与他人共同居住在公司提供的职工宿舍，条件

简陋且对个体活动限制较多。此时该样本的日常

活动基本围绕工作地展开，与工作空间完全重叠，

居住地仅有少量休闲活动，且多位于室内。工作日

其活动空间和工作空间重合，对时间的利用较为规

律，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而非工作日以休闲

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大，基本以城市中心和远郊

区风景区为主，其生活方式属于“活动分布集中、出

行活跃”型(塔娜等, 2015)。迁居后，样本虽然仍与

朋友合住，但迁居后职住接近带来通勤距离降低、

居住条件提升、周边设施利用更为便捷，使得样本

日常活动空间向居住空间倾斜，家内活动时间增

加、非工作日也会有家附近区域的外出活动，且日

常活动空间范围略有扩大，通勤方式改为自行车与

公共交通相结合。

而 3 号家庭的男家长(图 3c-3d)在迁居前同样

与他人合租，距离公司地点较近，日常生活空间与

工作空间基本重叠，通勤方式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

图3 职住关系对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male household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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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非工作日则以家内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

小，外出活动多为指向城市中心的远距离休闲、购

物、就餐等。而在购房后，由于通勤距离的增加，其

通勤方式也改为地铁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每

日通勤时间增加，出行类型也更倾向于多目的单次

出行，在通勤途中完成就餐、购物等活动，非工作日

户外活动减少，非工作日活动仍以家内活动为主。

该样本第2次惯常活动模式的变动发生在工作地变

动后，由于公司搬迁使得该样本又一次回到职住接

近状态，得益于公司灵活的时间制度，其在时间利

用上的弹性也更高，日常下班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

外非工作活动的情况增多。由于社区餐饮设施、服

务设施、休闲设施和零售商业设施密度不足等原

因，家外休闲活动距离明显增加，非工作日仍以家

内活动为主。

3.3 经济与社会角色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社会性既赋予了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

关系，也限制了个体必须要在一定的家庭或者其他

组织中承担责任。其中经济条件改变主要影响到

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而家庭中长期性的社会

角色变化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日常活动安排。

3.3.1 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

影响

升职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

间的直接影响不明显。1号和2号家庭中男家长升

职前后的日常活动路径基本没有变化。但长期来

看，社会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进而

影响到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等。

随着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小汽车已日

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家庭

经济条件的提升使得居民有能力购买小汽车，从而

改变自己或配偶的移动性。拥有汽车增加了居民

的就业可达性和通勤相关的移动性，不同汽车所有

权、汽车驾驶权的家庭时空路径具有差异性，家内

对汽车的使用也存在性别差异。2号家庭购买小汽

车后由男家长驾驶，工作日他的活动空间较没有车

时略有收缩，因为在获得汽车驾驶权的同时他也需

要承担起家庭中接送孩子的职责，表现出明显的近

家趋势。而休息日小汽车的使用扩大了家庭的休

闲活动范围，有能力进行远距离活动，活动空间显

著增加。在时间安排上，该样本在一周的时间范围

内会根据汽车限号政策组织日常活动。除移动性

增加扩大了家庭的休闲空间外，经济条件的改变也

会影响其休闲方式。以 1号家庭的男家长为例，在

家中安装网络后，其工作日每晚的休闲活动直接由

家外转为家内，以浏览网络、观看视频和游戏为主，

基本没有户外活动，活动空间由物质的实体空间向

网络虚拟空间转变。

3.3.2 家内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

的影响

当家庭中个体的社会角色由儿女转变为丈夫、

妻子直至父母时，其所需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

这类长期性角色的变化同样影响到个体惯常活动

模式。

(1) 从单身到婚姻。在 3号家庭中，未婚时，女

家长的居住空间随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图 4a)，

尽管每次都是被动地跟随就业地的变化而迁居，但

一直定位在职住较为接近的状态。通勤方式以公

共交通为主且时间较短，具有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特

征，日常生活空间与就业空间重合，具有本地指向

的特征(塔娜等, 2015)。工作日的非工作活动多以

围绕工作地周边的购物、用餐为主；非工作日的休

闲活动范围较广，多为上午 10点以后出发，指向城

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婚后，由于家庭住房是男家长

在婚前购买的，距离女家长工作地较远，但再次迁

居的成本过高且家庭无力负担，该样本只能妥协并

改变自己的惯常活动模式(图4b)。此时该样本通勤

距离明显增加，每日通勤时长在2~3小时，通勤特征

表现为早出、晚归、向城市中心长距离公共交通通

勤。其工作日活动安排受到工作活动的显著制约，

整日工作时间较长，几乎整个白天都在工作地，非

工作活动以早通勤路上的就餐和工作地附近的外

出就餐为主，偶尔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回家较晚，

到家后以家内休闲活动为主，极少进行家外活动。

非工作日活动内容和男家长一致，以休闲和购物为

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和远郊区。

(2) 从妻子到母亲。在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社

会角色就经过了从妻子到母亲的变化，社会角色变

化带来了转折点前后日常生活行为的改变。结婚

前，与 3号家庭女家长相似，由于职住距离接近，工

作日有较为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的特征，非工作时间

的休闲活动多指向邻近的城市商业区域(图 4c)，休

息日活动以家内活动为主，偶尔有指向城市中心的

购物娱乐活动。结婚后女家长的生活模式改为家

庭责任优先型(图4d)，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几乎

围绕在家周边，相较于男家长晚上回家更早且回家

1511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5卷

后的外出活动较少。其工作日的日常活动则受工

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制约，非工作活动少且集中在

家附近，以其他非工作活动(家务、个人事务、联络

等)为主；休息日也几乎以在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

动以家为圆心向四周距离衰减分布，非工作活动相

对较少，外出活动主要以家附近和远距离商业中心

为主。生子后，由于单位安排，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

工作地点更换至丰台科技园，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

同时发生改变，但对该样本的影响不大。家庭成员

的增加给她带来更多的哺育小孩的压力，依旧保持

为家庭责任优先型。为方便照料，该家庭购置了小

汽车并由女家长使用，其移动性有所增加，在通勤

过程中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的比例较小，偶尔也会

进行回家后的家外非工作活动以弥补通勤过程中

的可达性制约。

3.4 家庭结构变化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是否与老年人合居这

些家庭生命周期因素，以及家庭中的个体角色与地

位等主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所处的家庭类型特

征，是单身家庭、已婚无子女家庭、已婚有子女核心

家庭还是已婚有子女扩展家庭等类型，既决定了家

庭中个体能获得的资源和帮助，也决定了个体是否

受到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制约。一个家庭中的责任

分工和时间分配同样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就业

选择，有必要关注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男女家长

在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3.4.1 双职工家庭：以可支配时间为核心的责任分工

在双职工家庭中，其责任分工以夫妻双方的可

支配时间为核心，夫妻二人均受到就业和家庭责任

的双重影响，其中受时空制约较小的成员更倾向于

承担更多的家务。因此，男女家长之间的工作与通

勤活动安排直接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在3号家

庭中，由于女家长自身通勤和工作时间较长，该家

庭责任分工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动分工，即工作日

由男家长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反之，非工作日，

女家长会承担更多的家内家务活动且家内休闲活

图4 经济和社会角色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s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emale household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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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明显小于男家长。

由于男家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其工作日

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比例下降，晚通

勤中会有一定的购物活动(图 5a)，家内活动时间明

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就近活动。非工作日活动

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

或远郊区。在这期间，男家长就业地再一次发生变

动(图 5b)，通勤距离随之拉长。但由于男家长工作

时间弹性强，且相较于女家长职住距离较近，该样

本的家内分工基本没有变化，男家长依然是家中家

务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回家后再外出的活动极

少，晚上几乎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说明在通勤距

离增加后，个体需要压缩其可支配时间以完成家庭

责任。

3.4.2 成长型家庭：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受到更多

的时空间制约

家庭生命周期通常由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总

数)、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中孩子出现及其年龄

等维度决定。尤其是孩子的出现会对家长的活动

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有小孩的双职工家庭

来说，就业压力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正成为影响

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子女诞生后，核

心家庭成员受到更多时空间上的制约。

以2号家庭为例，女家长结婚前，职住空间接近

(图 5c)，非工作时间的休闲活动多在居住地周边。

婚后由于男家长尚有学业在读，女家长承担了更多

家务分工，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非工作日也以

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动多集中在家附近，偶有少

量远距离出行。生育后，出于哺育小孩的压力，女

家长行为决策更多地考虑家庭责任，工作日的时空

路径更为收缩，在通勤过程中基本没有家外非工作

活动，下班回家后也以家内活动为主。以照顾女儿

为核心的家务活动成为女家长在家内的主要活动，

个人休闲时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这段时间里，女家

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其家庭分工为“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也展现出明显的日

常活动模式的性别差异。

迁入新居后到辞职前这段时间，由于通勤距离

图5 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change in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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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女家长的通勤方式改变，通勤时间增长，工作

时间较长，整个白天几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此时与

3号家庭类似，2号家庭会综合考虑夫妻二人工作单

位的时间制度和弹性进行家庭责任分工，比如由男

家长负责接送女儿，女家长负责做饭等家务劳动。

回家后几乎不会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日常

活动也多以家周边、社区内为主。

2号家庭女儿升入重点高中后，出于个人职业

发展和照顾女儿学业的考虑，女家长选择辞职成为

自由职业者，此时该样本白天时间安排弹性更大，

也相应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送女儿上学的工作，

接女儿放学的任务仍由男家长下班后负责(图 5d)。

个人时间安排一定程度上受中学时间制度的制约。

3.4.3 扩展型家庭：老年人加入带来的时空间弹性

当家庭成员过多时，家庭也可以从扩展家庭成

员(如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那里寻求帮助，扩展

家庭成员的参与会影响家庭责任分工的性别差异，

改变男女家长的行为模式。而在中国城市老年人

生命历程中，由于子女工作忙碌，老年人往往代替

了“保姆”角色，在第三代具有较强独立能力前承担

起其照料责任，形成特定阶段典型的家外移动性与

日常生活模式。在扩展型家庭中，工作日老年人的

加入减轻了家务和照料小孩的负担，让他们有更大

的时间和空间弹性来进行自由活动。这使得夫妻

双方都感受到更少的时空制约，并拥有更多的可支

配时间。

1号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空间完全围绕第三代

展开，老年人的参与对于女性的帮助明显，但这种

帮助似乎对减少男家长的时间制约作用更大，提高

了参与时间更加灵活的活动的可能性。如1号家庭

中男家长，虽然迁居后其通勤时间增加，但由于父

母承担了工作日大部分家务劳动和抚育责任，男家

长活动安排基本不受影响，可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工

作。而在非工作日，老年人的帮助对于男女家长的

时空制约的作用都很小，考虑到老年人本身也有照

料的需求，周末在家的固定活动会有所增加。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形式，职住空间的

互动展现了家庭中个体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个

体的就业与迁居行为互动密切，并共同受到环境、

个人及家庭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带来地理背

景的改变与制约，从而影响个体从事不同日常任务

最小化组合制约的机会。特别对郊区居民来说，当

存在职住分离时，个体生活空间多围绕着居住空间

和就业空间展开，休闲、购物等家外非工作活动空

间向外扩展，构成郊区居民复合的生活空间特征。

当新的工作安排或居住空间区位变化后，个体往往

会根据实际需求改变日常活动的安排来适应外界

环境变化，使个人的日常活动与所处的微环境节奏

相协调，并通过完成新环境所允许的惯常活动维持

本体安全感。当个体调整日常行为后的生活节奏

与周边环境契合且被个体认可或被迫接受后，在一

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这一新的日常行为方式会被

延续下来固化为日常行为模式，直到为新的影响因

素所改变。

在影响因素上，家庭生命事件的变化影响家庭

中每个个体日常活动和整个家庭的活动秩序，但影

响机制各有不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个体日常活

动路径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由此带来经济条件

的改变会影响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方式。家庭中

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家庭结构变化、职住空间变化

一起对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产生重要影

响。在通勤时间上，当男家长通勤距离长于女家

长，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家庭分工；如果女家

长工作时间较长，那么该家庭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

动分工。在家庭结构上，没有小孩的已婚年轻家庭

更可能选择非传统的分工模式，有子女的家庭中，

女家长明显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扩展家庭中，中

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援助有助于城市已婚女性平

衡就业与家庭生活。不同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进

而影响男女家长日常行为并存在一定的性别差

异。总体上，工作日双职工家庭中男女家长外出活

动模式及行为空间呈现出相似性。子女的诞生会

增加女性家长的家庭照顾负担，扩展家庭中老年人

的加入对此有所改善。尽管性别差异在不同家庭

之间仍有差别，但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机制来改

变和调整家庭成员的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使其能

够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郊区空

间扩大了郊区居民在活动和出行方面的性别差异，

但是家庭可以通过不同的家庭战略选择影响并协

调家内成员的日常活动模式，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

应对。

在空间行为研究开展之初就默认了一个命题，

那就是“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因而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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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或空间行为是洞察“社会”与“空间”关系的

最为重要切入点之一。郊区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形成及变

化的作用机制分析，可以把握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

的互动关系。“家”是西方地理学者近年来较为关注

的一个话题(封丹等, 2015)。作为人们生活中的核

心空间和重要节点，家一方面是基于血缘的社会交

往的主要空间，为家内成员提供基本的保护和安全

感，以及情感依托(赵莹等, 2013)；另一方面，家庭中

固定的资源利用、空间配置和时间配置，以及成员

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家庭成员相对固定的行为秩序

(Ellegård K et al, 2004)。对家庭的研究有助于研究

者更加细致的理解个体行为空间与物质社会环境

的互动过程，并对相关规划提供参考意见。本文尝

试结合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叙事分析方法将家庭对

个体空间行为的影响放大并加以分析，下一步工作

会进一步研究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过程，讨论

社会空间中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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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

CHAI Hongbo, FENG Jia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uburb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space and

urban space. Existing studies about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pay much attention to aggregated data

based on individuals bu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family units. This study used family as a basic unit to explain

the micro-level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t cho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ies as cases, which all

lived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ring roads of Beijing.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important life events in their life cours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ir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daily behavior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se families. Migra-

tion and changes of individuals' employment, social role in a family,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all important life

events of a family.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events are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action of home-

work space constrain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family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s of job-housing rela-

tio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influence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t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lso affect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male and female parents. Although gender differences are still existing and different among dif-

ferent families, a family can influence and coordin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through different

strategies. Suburban space expand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and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but family, as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cope better.

Key words: family; life-course theory; life event; behavior space; suburba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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